德弗夏克Antonin Dvorak, 1841-1904
德弗夏克 (Antonin Dvorak, 1841-1904) 是十九世紀晚期捷克國民樂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最大的成就，在於把從波西米亞的森林、田野所得到的音樂靈感，與由布拉姆斯 (Johannes Brahms, 1833-1897)傳承的維也納古典音樂傳統融合在一起，創造出屬於捷克自己民族風格的音樂語言。

德弗夏克一八四一年誕生於波希米亞地區的小村莊，父親是客棧與肉店老闆，所以他很希望兒子能夠繼承自己的衣缽。德弗夏克在童年時期就跟著鄉村樂隊演出，並跟著村子裡的老師學習小提琴，十二歲被送到茨洛尼斯 (Zlonice) 伯父那兒，向黎曼 (Antonin Liehmann, 1808-1879) 學習音樂基本理論；兩年後到卡梅尼斯 (Kamnitz) 學習德語。但是父母在次年搬到茨洛尼斯，要求德弗夏克回家幫忙肉店生意，最後還是黎曼出面說服父親讓德弗夏克到布拉格唸書，才保住了這個未來作曲巨匠的前途。

德弗夏克一八五七年進入布拉格管風琴學校就讀，並在當地樂團裡演奏中提琴賺取生活費。布拉格臨時劇院在一八六二年成立後，德弗夏克轉到劇院樂團裡擔任首席中提琴手九年之久，偶而有機會在史麥塔納 (Bedrich Smetana, 1824-1884) 的指揮之下演出，激發起德弗夏克創作的欲望。德弗夏克在一八七一年離開樂團轉任教堂管風琴手，由於布拉姆斯的鼓勵，他在教學之餘也開始作曲，四年後終於以「作曲家德弗夏克」得到樂界肯定。

接下來的幾年裡，德弗夏克的名聲漸漸傳到德國、英國等地，並且廣受當地好評，德弗夏克也有機會應邀到各地演出。一八九一年布拉格音樂院聘請德弗夏克擔任作曲教授，幾年後接受美國紐約的邀約，出任新成立的音樂院院長。在美國這段時間，德弗夏克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第九號交響曲《新世界》。德弗夏克一八九五年回到布拉格音樂院教書，一九○一年成為該院院長，兩年後逝世。
（陳效真撰文）
德弗夏克：E小調第九號交響曲《新世界》，作品95

Antonin Dvorak : Symphony no. 9 in E minor "From the New World" ,Op. 95     

第一樂章  柔緩板－很快的快板 (Adagio-Allegro Molto)

第二樂章  緩板 (Largo)

第三樂章  非常活潑 (Molto vivace)

第四樂章  火熱的快板 (Allegro con fuoco) 

不少嚴肅音樂作品不只在音樂廳裡深受歡迎，也常被改編成各式各樣的版本，傳唱於音樂廳以外的地方。就像德弗夏克第九號交響曲第二樂章英國管獨奏的優美旋律，經由李抱枕博士填詞後，成為一首老少咸宜的歌謠《念故鄉》而廣受華人愛樂者喜愛。
一八九二年九月底，五十一歲的德弗夏克應邀撒爾伯夫人(Jeanette Thurber, 1852-1946) 的邀請抵達紐約，撒爾伯夫人是紐約的國家音樂學院 (The Nation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New York) 創辦人，她想為學校物色一名優秀作曲家擔任校長，於是想到了德弗夏克。撒爾伯夫人曾多次邀請德弗夏克，但是對方都以捨不得離開祖國而婉拒，最後撒爾伯夫人以每年三個月假期等優厚條件成功說服德弗夏克，雙方簽下兩年合約。

除了擔任院長，德弗夏克也在音樂學院裡教授作曲與配器。對於德弗夏克來說，紐約的一切都是新奇的，他喜歡看停泊在港口的船隻、喜歡到中央公園散步，對於美國黑人的歷史與音樂也有濃厚的興趣。耳濡目染之餘，德弗夏克以他吸收的新素材譜寫出一部新的交響曲，以音樂表達一個斯拉夫人對美國的印象與感受。原本德弗夏克不打算為它加上任何標題，但是在撒爾伯夫人的建議下，這部交響曲以「新世界」這個名字揚名全球。
交響曲於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紐約首演後，德弗夏克在寫給樂譜出版商的信中提到：「報上說從來沒有作曲家能受到如此歡迎。卡內基廳裡坐滿了紐約的名流，聽眾們像見到皇室成員一樣拚命地歡呼喝采。我得從我坐的包廂裡不停地向觀眾鞠躬致意。」美國媒體宣稱這是「美國的交響曲」，這個說法讓德弗夏克頗不以為然。德弗夏克表示，作品確實受到美國黑人靈歌與印地安音樂影響，但是整部交響樂是他根據這些音樂素材特色原創而成，沒有直接引用任何既有旋律，作品的精神則仍完全屬於斯拉夫民族的。
第一樂章開始是一段微弱的導奏，所有樂器在一剎那間忽然活躍起來，進入高度戲劇化的主題。第二樂章由英國管吹奏出最著名的優美主題。第三樂章詼諧曲的第一小節明顯受到貝多芬 (Ludwig van Beethoven, 1770-1827) 第九號交響曲( Symphony No. 9 in D minor "Choral", op.125) 第二樂章的影響，由熱情、輕快的三段體組成，主題就像史麥塔納在交響詩《我的祖國》(Ma Vlast) 中所描繪的波希米亞風光，具有當地農民舞曲簡單且愉快的節奏。第四樂章充滿了活力與高潮，最後在宏偉的和弦聲中結束全曲。（陳效真撰文）












